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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素姐与黄家掌门的恩怨46

机关算尽
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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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生存
关注养老

插门风波

少年夫妻老来伴。偶尔一个人的
时候，伟强也会想想自己的未来，其实
他是最害怕孤单的人，如果春梅累倒
了，他怎么办？不消多少时日，他也会
白发满头，步履蹒跚，到那时候谁来陪
他，这可是个大问题。春梅常说，我就
是你的保姆，家就是你的旅店。伟强总
是温柔地说，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吗。

为了这个家是大家的初衷，春梅的
无私付出是为了这个家，伟强的拼命工
作是为了这个家，这个家像一个机器，
几十年如一日地运转着，但它到底有没
有变得更好，他们没想过，也说不清。

春梅下班到家了。
刚来的小保姆站在门外，神色

慌张。
“阿姨，阿姨。”小保姆语无伦次。
春梅问：“你怎么不进去?”
“奶奶不让我进屋。”小保姆此话一

出，春梅就明白了。她安慰了小保姆几
句，便从皮包里找出钥匙。钥匙插进锁
孔，春梅使劲扭了几扭，门锁是开了，但
门还是推不动。

春梅敲门喊：“妈！妈！开开门。”
没人答应。

春梅问小保姆：“奶奶确实在里
面吗？”

小保姆说：“就是奶奶从里面把我
推出来的呀。”

春梅只好继续敲门，一个劲儿地喊
妈，可屋里就是没人答应。春梅急了，
敲门声更重，她不断地哀求：“妈，你先
开开门，有什么都好商量。”可是里面没
人应声，春梅只好给伟强打电话。

20分钟后伟强回来了，这时楼道里
已经站满了邻居。

伟强见状，劈头就问：“妈怎么了？
怎么回事儿？”

春梅道：“小保姆说她被妈推出来
了，妈不给开门。”

伟强问：“妈到底在不在里面？”
小保姆怯怯地说：“奶奶在里

面呢。”
伟强气愤地说：“你们都让开！”
春梅问：“你要干吗？”
伟强说：“还能干吗？撞门啊！”

大家一听纷纷闪到一边，倪伟强铆
足了劲儿，斜着身子朝家里大门撞去。
只听嗷的一声，门没开，倪伟强却滚在
了地上。他一个文弱书生，大学教授，
为撞一道门糗成这样，邻居们都忍不住
笑了。

“怎么回事儿啊？造反了！”斯楠
也回来了，看到她爸滚在地上打趣
道，“爸，你这是演的哪一出啊，满地
找牙呢？”

春梅呵斥道：“不许这么说你爸爸。”
斯楠说：“你们到底在搞什么？”小

保姆委屈地把事情又说了一遍。
“这太容易了。”斯楠打了个响指，

“我从隔壁张景淳家阳台翻到咱们家阳
台不就得了。”

春梅连忙说太危险，摔下去不得
了。斯楠说哪里有什么危险，小时候我
就这么翻过。

春梅惊诧，说斯楠胡闹，又说要
报警。

伟强不耐烦地说：“行了，都这时候
了，楠楠，去翻阳台吧，小心点儿。”春梅
还想辩驳，但一想到屋里的老太太，也
没多说。四个人只好眼盯着斯楠去隔
壁家翻阳台。

春梅提心吊胆，伟强却根本不担
心，他知道女儿随他，胆子大。邻居景
淳跟斯楠站在了阳台上。

景淳对斯楠说：“要不我翻吧。”景
淳他妈连忙阻止。

斯楠笑着说：“我翻，没问题。”说
着她轻巧地翻过了阳台。春梅舒了一

口气。
很快，门被打开了。
原来是一条钢筋板凳腿插在了门

把手上。
春梅和伟强在屋里四处乱找，大声

喊妈，就是没人答应。
春梅跑到洗手间，推开门。
“妈！”春梅看见老太太坐在坐便器

上，一动不动，半闭着眼，耳朵里塞着耳
机。“妈你这是干吗呢？”春梅焦急地
问。一不小心春梅踢翻了脚下的盆，肥
皂水流了一地。

老太太还是一动不动，MP3里的音
乐传来，是戏曲。

小保姆说：“奶奶，我哪做错了，你
批评我还不成吗？”

伟强说：“妈！你这是干什么呀？”
春梅走过去要扶老太太起来。
老太太忽然睁开眼，指着小保姆

说：“我不用外人给我端屎倒尿擦屁股，
我自己会。”

小保姆吓得不敢多说话，斯楠躲在
门口偷笑。春梅和伟强面面相觑，能拿
老太太怎么办，谁让她是妈呢。

刘红艳来到麻将场。不大的房间
里满是烟味儿。

婆婆吴二琥正打得起劲。二琥一
只脚踩在板凳上，手上夹着烟。

一位麻友提醒二琥：“你儿媳妇来了。”
吴二琥说：“在哪儿呢？”
刘红艳问：“妈，今天回家吃饭吗？”
二琥说：“不回了。”
（摘自《熟年》伊北 著）

我听得额头上全是汗。
素姐接着说，黄克武认输了，河南

就算是白来了。黄克武把失败的原因
归咎于梅素兰，认为她故意隐瞒了阴阳
眼的事，引他入彀。

梅素兰没想到等来的居然是这个
结果，她想去北平找黄克武，正赶上内
战爆发，因道路不通只得回家。很快，
她发现自己居然怀孕了，只得匆匆找人
嫁了。婚后她产下一个男孩，一年多后

又生下一个女孩，一家四口很是幸福。
可惜天有不测风云，没过几年，丈夫因
病去世，梅素兰只得独立支撑着这个
家，靠自己在丹青方面的造诣，她在顺
州汝瓷研究所找到了工作，带着一对儿
女艰难度日。

儿女都很争气，她的儿子长大后像
他父亲一样对考古、古玩有着极大兴
趣，去了安阳考古队。而她的女儿也
很快嫁人了，给她生了一个外孙。可
是她的儿子因为一次误买赝品，被黄
克武查了出来，儿子一时想不开，居然
自杀了。

女儿一家移居香港后想把她接
走，她拒绝了，仍旧留在河南。后来，
女儿和女婿在香港遇车祸身亡，外孙
也失踪了，她的眼睛彻底哭瞎了，这时
候一个自称老朝奉的人出现了……

素姐说到这里，几乎说不下去
了。钟爱华双手抱住素姐，抬头说：

“我父母双亡后，我只得流浪街头，后
来我惹出人命官司，逃到九龙寨城里，
很快混成了一个小头目，和百瑞莲的
高层有了联系。”

梅素兰的情绪恢复了一点儿，她
又说：“你还记得我让你拿给黄克武的
小水盂吗？这次黄克武来到香港，我
特意去见了他一面。我没说别的，我
只是告诉黄克武，这个小水盂是用掺
杂了他儿子骨灰的瓷土烧成的，那个

当年因他而死的儿子。”
一直在旁边没作声的王中治拍拍

我的肩膀，笑眯眯地说：“许先生，这可
比电影还精彩吧？相比之下，我们百瑞
莲很讲道义了。我们可全都是为了中
国古董界的利益呀。”

说完他转身和素姐等人一起离开
了。屋门咣当一声关上了，屋子里只剩
我一个人。

不知过了多久，门外响起说话
声。我知道，又到吃饭的时间了。一
个头戴白帽子、身穿条纹短衫的男子
走进来，他手里还提着一个饭盒。

这个男子把饭盒里的东西刚摆出
来一半，守卫忽然眉头一皱：“你不是
小王？”这个男子回过头来，笑嘻嘻地
说：“你到下面问问不就知道了？”他的
手里，是一把从饭盒里拿出来的五四
式手枪。

随着一声枪响，守卫倒在地上。我
抬起头，这个男子把帽子一摘，原来是
药不然。

我顾不得问他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赶紧起身跟他一起朝门口跑去。这时
门外传来呼喊声和杂乱的脚步声，看来
门外有不少守卫，刚才的枪声，惊动了
更多的人。药不然突然停下脚步，左右
看看，走到窗边，只见他飞起一脚，那个
锈蚀的窗框掉了下来。

药不然探头出去，对我说：“门口不

能走了，从这儿跳下去。”
“这可是七楼……”
“相信我，跳下去！”药不然说。
我不知从哪儿来的勇气，二话不

说，纵身从窗户跳了下去。跳下之后发
现自己置身于一大片垃圾堆中。药不
然也跳了下来，我们两个挣扎着从垃圾
堆上爬起来。

爬出垃圾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像
一个立体迷宫，几栋铅灰色的大楼被
无数管道相连，密布着数不清的通道
和招牌，还有棚户区，让人分不清方
向。除了灰褐色和白色，其他颜色都
没有。几缕阳光从头顶射下来，仿佛
这已是上天的恩赐。

药不然一边跑，一边朝后射击，每
次都引起一阵骚乱，但很快就恢复了平
静。我们不知道在这个九龙寨城里跑
了多久，感觉一直在绕着圈儿跑。

“沿着自来水管跑！”我喊道，“我记
得钟爱华说过，九龙寨城没有市政供水
系统，仅有的几个水龙头都是盗接的，
被黑帮把持着。如果是盗接的话，自来
水管不会走地下，肯定是从地面上接过
去的。沿着它走，就一定能走出去。”

“好主意！”药不然大声说。
我们趁着混乱，顺着自来水管延伸

的方向跑去。
（摘自《古董局中局2：清明上河图

之谜》马伯庸 著）


